
2020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三
副 刊副 刊3

电 话 ：总 编 办 ：2182812 新 闻 部 ：2182867 专 刊 副 刊 部 ：2182835 晨 刊 部 ：2182122 记 者 部 ：2182809、2182806 摄 影 部 ：2182833 网 络 部 ：2182129 群 工 发 行 部 ：2182820
法 律 顾 问 ：马 小 广 告 中 心 ：2175666 15755009999 办 公 室 ：3025757 校 对 出 版 部 ：2182138 新 闻 研 究 室 ：2182830 广 告 许 可 证 ：皖 滁 工 商 广 字 002 号 马 鞍 山 钢 晨 印 务 公 司 印 刷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 政 编 码 ： 239000

●让泉诗韵●

本版责编：张 瑜
Email:qingliuwenxue@126.com

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树。树覆盖着村
庄，村庄被树包围，于是村庄就有了诗境，诗
人就写出诸如“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
优美诗句来。

村庄里的树和人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住在村庄里的人，无论砌房造屋，还
是家里用的物什，哪样都少不了树，就连树叶
树枝也被用来当柴禾烧掉，不肯白白浪费。
而围绕人和树之间还会发生许多你意想不到
的故事，在这些看似平常故事背后，可以折射
出一个人的品性，体察出人心向背来。

我的老家在皖东乡下，春雨是我儿时的好
伙伴，我们两家比邻而居。直到现在，春雨家
的西山墙上还挂着一架耕地用的犁，是用一棵
桑树做的（乡下人多半选择用桑树做梨——因
为桑树材质坚实耐用）。这把犁从春分爷爷那
辈传下来，到他这儿已经用了三代人，可至今
仍完好如初；没有虫蛀，也看不到一点划痕，浑
身上下被磨得光亮亮的，几乎能照见人的影
子。虽然现在农村早就用机器代替这种古老
的农耕工具了，可春分却舍不得丢弃这把犁，
农忙时节还会拿出它来犁地。别人因此笑话
他，可他却说，自己只要握住犁柄，心里就好像
接上了上辈人的气脉，感觉特亲切。

一个种地的农民，居然能说出这样的感
受来，可想这把犁在他的心中已经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犁了。

去年清明节前夕，住在村东头的建东为
他爷爷移墓（建东的祖辈曾经是富甲一方的
财主），人只剩下一付骨架，可那副用上等木
材打造的棺木仍旧是好好的，散发出一股纯
净的木香味。不知是怎样得到这个消息的，
第二天就来了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陌生人，开
口出价就是五千元，要买这副棺木。当时建
东想都没想就把这副棺木卖了出去。建东原
本想这东西谁要，不吉利，不想竟然能值这么
多钱，直把建东高兴得那张豁嘴都笑歪了。
后来听人说，那是文物贩子，他把这副在泥土
里埋了几十年的棺木拆卸下来，仿制成古家
具，能卖上几倍的价钱。建东听说这事后直
后悔得要命，他说要早知道是这样，当初何不
向他多要些钱。

可建东却因此受到了村里人的议论，人
们说建东为了钱什么都不要了，敢情连他爷
爷的棺材也敢卖，日后肯定会遭到报应。果
然没多久，建东就害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
卖棺木的钱，而且还借了不少外债。村里人
都说他活该！这件事还是早先我回家时我的
母亲口告诉我的，母亲在告诉我这件事时，语
气里充满了神秘。

我家的那栋老房子至今还在，总共十几
间的屋子空空荡荡只住了我母亲一个人，因
为各有各的工作，平时我们弟兄几个难得回
家一趟（接母亲来城里住，她说住不惯）。老

房子我们家三代人住了几十年，现在看上去
已经很破旧了，许多地方已经漏雨，墙体也出
现了裂缝，平常只要刮风，风就从厅堂中呼呼
地穿过。为此我们弟兄几个聚在一起商量，
各拿一点钱出来，把老房子修补修补。可问
题又接着来了，紧挨着老房子的后墙有一棵
杉树，是我早已过世的父亲生前亲手栽种的，
长在这里大概有四十多年了，一个人都抱不
拢，在几公里之外，就能看见它高大挺拔的身
姿。这棵杉树如果要这么好好地长着也就罢
了,可问题是现在它粗壮的根已经深深地嵌
入到老屋后墙的下面，将后墙都撑开来一道
大缝，让原本就很破旧的老房子这下子更加
雪上加霜。请来修房子的瓦匠看了以后建议
说，得把这棵杉树锯了，否则长着碍事。谁知
母亲一听，当时就拒绝了，母亲说，房子就是
不修，也不能锯这棵杉树。母亲做事从来没
有像当时那样坚决过，这次为了一棵树，母亲
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时站在一旁的邻
居偷偷地对我说，先前你母亲找过一个风水
先生来看过地气，风水先生说这棵杉树是镇
宅之树，它保佑着你们全家老小的平安。明
知是糊弄人的说法，可我们却无法改变母亲
的主意。过后我仔细想想，母亲不让动这棵
杉树的理由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许在母亲的
心里，这棵杉树寄托着她对我亡父的深深思
念。可母亲却把这种思念埋藏在自己的心

里，从来都没有对别人提起过。
我相信在农村，同我母亲一样想法的人

还有很多。
有时，感觉懈怠了，我就驱车到百里以外

的老家瞅瞅，既看望母亲，又顺便在村子的四
处走走，看看那些长在村前屋后的树。相对
而言，现在村前屋后的树比我那时在家看到
的更多了。只是树的品种单一了些，几乎都
是清一色的杨树。这些杨树与村庄几乎一点
儿渊源也没有，纯粹是“舶来品”。但它却取
代了原先长在村子里的那些树。而那些在村
落里生长了百年甚至于百年以上的树，比如
桑树、刺槐、榆树、楝树、香椿等等，村落里已
经很少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中的绝大
多数被村民们砍伐后用来制家具或当柴火烧
掉。村民们埋怨说，这些树生长起来太慢，而
且还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无论是什么，一旦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其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有一次看报，无意中看到报上刊载
一则消息,说现在有一些人专门从山区或乡
村寻找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大树，然后将这些
大树挖出来贩运到城里,栽在某一幢小区里
或城市的街头,以此提升整座城市的品位。
可人们却忽略了大树原先的生存环境和习
性，有的树在移栽后逐渐枯死。

惋惜之余，更多的是失望与无奈。

村庄里的树
□方玉峰

这是入伏后一个周末的午后。稻秧
已抽穗，青草正蓊郁，莲叶何田田，莲花
步步生。在田野上游走着，尽管暴晒在
火辣辣的阳光下，但满眼的翠绿，让我感
受大自然盛景的情愫更为充分。顺着小
径，一路向东，最先入眼的就是草塘。

草塘，曾是村民们吃水用水最多的
地方，这里的水质好，有股子甜丝丝的味
道。每天不论早晚，用木桶来担水的人
络绎不绝，挑回家的水倒入大水缸，放一
点明矾澄静一下，就可直接饮用。当时
我们口渴了，顺手拿起缸盖上的大水瓢，
舀上一瓢，汩汩滔滔地喝个饱实。

每到夏天，这里也是我们一帮子小
伙伴们游泳的理想场所。早在芒种之
后，我们就按捺不住了。午饭一过，大家
就不约而同积聚起来，光着脚丫子，个个
劲杲杲、兴冲冲的。到水塘，必须经过老
马路。老马路是土路，大中午的，路面上
的灰尘细细密密，被炙晒得滚烫，踏走在
马路上，脚底被烫得生疼，可是大家却能
忍受得住。也是游泳的激情激起了一种
无畏的精神头，个个小脸被晒被蒸得红
扑扑的。

到了水里，我们就像成群的鸭子一
般，吱吱嘎嘎，吵吵嚷嚷，在水中畅游
着，变换着各种泳姿。仰泳时，水花在
肚皮上滑来滑去，观湛蓝的天上洁白的
云朵，悠悠绵绵；看结队的鸟儿在空中

盘旋，飞来绕去。在水中我们一定会比
试水性，扎猛子看谁扎得远，潜入塘底
看谁憋气时间长，或将一块砖头抛在深
水处，看谁在最短时间内取回等。胜
者，得意洋洋；败者，不甘示弱：“今个不
算，明天再来！”一个多小时的角逐，都
感到身疲力惫，赶紧爬回岸上。那些水
性不强的也无心“观战”，他们会顺着塘
沿的浅水处摸找着河蚌，时不时地在蕰
草丛里捉上几个草虾或掏出几只螃蟹
来，炫示着自己的成果。

最为暄腾是塘水快干的时候，也就
是逮鱼的时候。水塘的周遭都是水稻
田，一到夏天，为了使水稻得到及时的灌
溉，于是，就会有数架水车在不停地车着
水，塘水很快就将抽干，我们就从家里出
动了，手里拎着、肩上扛着的都是捕鱼的
工具。说工具，实际上都是一些极为简
陋的东西，什么菜篮子、网兜子、鸡罩、鸭
罩，一律都成了罩鱼的工具。甭看简陋，
作用很明显呢。随着塘水的逐渐减少，
塘中的水草很清晰地显露着被水长期濡
洇的颜色：一半鲜灵灵，另一半枯萎萎。

塘水还有半人深的时候，大家都遮
捺不住性子了，跳下去，开始搅混着水，
这个时候，那些捕鱼的工具是用不上排
场的，毕竟还有很深的水呢，就是在水
里瞎折腾，想把水搅浑。等到水到了腹
部下，那么，捕鱼才算是真正开始了。

看得清，鱼儿亮动着的是醒眼的脊背或
翘起的头；瞧得见，它们张开“O”状的
嘴，惊慌中四处游游撞撞。大人、小孩，
不管有没有工具，都在水里来回穿梭
着，有经验的一会就能逮着一条乌鱼、
鲢鱼或大鲫鱼。

当时，整个水塘里都是逮鱼的人，没
有工具的也不闲着，就在塘边顺手在水
草下抓摸着，不时地也有收获，大多是一
拃左右的草鱼。那些手里提溜着“鱼罩”
的就在塘中间来回地舞动着，呼呼啦啦，
这里舞几下，那块扠几回，鱼是否被罩
住，就凭感觉或声音。没有鱼篓，就拽上
一根长长的蓑草，从鱼的鳃部直接串起
来，拎在手上，沉甸甸的一大串儿。晚
上，一家人聚在一起，享受着土灶烧成的
实惠而丰美的鱼锅贴粑粑，津津有味，其
乐融融。

如今，田野里的几口水塘还在，“瓦
塘、弯沟子、大土井子”等这些塘的名称
叫起来依然亲切如初，但大多常年不曾
清淤，任由水花生等杂草的疯长，渐而失
去了蓄水的功能，更别提有什么野生的
鱼虾了。唯有的草塘，也成了自家的鱼
塘。每每至此，提念着有个可以游泳的
水塘则成了一种奢望。消失的和将要消
失的，我们无力改变，可是，那些场景，那
些物事，却始终鲜活在我的心里，又总是
那么地自然而素朴、悠远而绵长。

那些年 那些事
□杜永生

□童恩兵

才华的外衣，若初升的太阳
温暖了塞北的风
市井 皇宫 农人 学士
在你的一曲《渔家傲》中
泪落纷纷，寒光与铁衣见证烽火与刀剑的联姻
塞外的苦寒被文字传承进历史
每一个熟悉你的人都将品读
曾经执笔的手，此刻握的是冰冷的剑鞘
依然书写出悲壮的曲调

二十出头的年岁，锋芒就已毕露
进士出身让寒窗苦读的士子惭愧
一袭青衣是你标志性的装扮
孤傲得像你手中剑，匈奴望风而逃

不阿 不媚 不谄
绝顶的才华，遭来众人的嫉妒
于是，荣华若浮云般掠过
跟随铁蹄大军由南方而来
驻扎在大漠的边界。赏落日，思乡愁
剑指处，卷起狂杀万丈
掩埋来敌的擂鼓声

宋的江山
山的高度 水的深度
用脚步丈量，试探
每一步溢出一句传诵的词

五车之学，敏捷才思
酒杯之中，一曲刚罢一曲起
不吝啬精辟的文字
送与每一个爱读的人
用一生时间来欣赏

匈奴已去，烽烟灭尽
故人沉睡进历史的空隙
翻阅经书，写满塞外传奇
最动人的情节在你词中生根发芽

跋涉的艰辛
流放的无奈
你均一笑而过

塞外的范仲淹
小雪日，来到琅琊山。山不高，长满杂

树，在温煦的日头下，发出灿灿的光，那是因
季节或气候一树染红。

高天映照下，许多落了叶的枝干肆意
伸展，组合成各种造型，在这个初冬时节迤
迤示人。

向晚，夕阳投射，树叶上红色的光，像一
个中年男人生发的旺盛气血。我缓步上坡，
至峰回路转处。两山之间以门的方式交通。
过门回望深秀蔚然，高耸的树映照着门。门
旁，乌桕树叶落了，满树白点状的籽，成了初
冬的醉眼。

我对乌桕的心情是复杂的。他野野的样
子，极其抒情。初秋时节，他率先呈现，一丛
丛的红色枝叶随风摇曳，直击人的心灵，把人
的心吊得既牵怀又落寞。我凑近这些白森森
的乌桕树粒，想起五十年前，我家老屋背后高
高的乌桕树。

乌桕树年长，因不出料而幸运生长。那
年冬天，我放学归来，用竹竿打下乌桕树籽。
那时没有玩具，夏天用竹汲筒互相喷水取乐，
冬天用刀剖开竹片一端，把乌桕籽放入，用手
一捏，发出噼啪之声，并打向伙伴，少许痛，无
碍。在这种互捏中，童年就噼啪过去了。

一次，在打籽的时候，不小心把老化的电
线打断了，包裹的电线露出散散的线头。不知
是出于害怕还是想把断的线接上，我竟用手拈
了起来。后果当然可想而知，立时被电倒，全
身剧烈抖动，心知不好，一声妈呀，被电出很
远。邻居大喊不得了，电打死人了。等到家人
出来，看我脸色煞白，埋怨了两句作罢。

我低头打量手掌，右手大拇指根部被烧
出一黄豆大小洞，皮焦，没有血，流出水。口
袋里的乌桕籽全部洒了出来。当看到琅琊山
蔚然深秀下的乌桕籽时，我下意识地摸摸烧
结的疤痕，暗自庆幸。

五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成了现在的
样子。乌桕籽打在身上，快乐在心头。哪怕
是被电倒的时候，依然无惧。这些年，乌桕
籽一年年生成，直到老乌桕树在造城中黯然
被锯。烧结的疤痕时时提示，经年累日，电
击你心灵那些这些，渐结痂皮，钝化。初冬
时日，在琅琊情境里，千古隔空，与太守同
意，亦同醉。

滁州精神抖擞

再次来到滁州，是来参加南京都市圈会
的，滁州是东道主。感触颇深。

一是南京的影响。滁州、马鞍山都与南
京一体化。二是滁州的响应。滁州找到了一
个切入点，与南京一体化，享受南京溢出效
应。全市铆足劲，放下身段，融入南京，做得

风生水起。
滁州现稳居第三，直逼芜湖，更重要的是

气势很盛。全省上下，都以为是十五年前芜
湖的模样。不少芜湖人也连翘大拇指，确实
是上下同调。

安排看琅琊山醉翁亭，看南天门，看中
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一副敢于呈现的样子，
一副从历史到现今都与宁镇扬平起平坐、融
汇相通的架式。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历史
同进。

烟雨中，与欧阳修、苏轼同在滁州大地，
寻意美好生活，真是不错选择。那卤味深浸
的大鹅头、土头土脑的芡实，不也透出滁州
与宁镇扬同构意味？今日搭载南京以远的
长三角发达城市，也透出过去大包干的那股
闯劲儿。

去年来时，扶着乌桕醉在滁州山水里。
今番再看，滁州立意赶上长三角精神抖擞。

乌 桕（外一篇）
□正 在

●清流漫谈●

●菱溪物语●

●灵湫微言●

□程 飞

一朵花儿，
在我的心田，
从花蕾到花卉，
我亲眼见证了你的成长。
走到哪儿，
我都对你呵护备至，
朝夕相处，
我的眼里盛满了对你的爱。
七月的雨，
八月的风，
不见化成朵朵思念的云，
飘到你的天空。
爱情是两片红叶，
深情相望。
爱情是两粒红豆，
你看着我舒服，
我看着你舒服。
爱情是我的牵挂属于我，
也属于你。
往后余生，
我的目光便和你的目光交流，
我的心便停在你心的码头。

你看着我舒服，我看
着你舒服

夏山雨后 赵振川/绘


